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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
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李摇 静,赵爽爽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1000)

摘要: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

题。 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

补充。 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

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 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

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 5 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

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

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
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

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

服务水平。 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

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

富裕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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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充分肯定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

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城乡区域发

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养老等方

面面临不少难题。 因此,必须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

务[1]。 而要实现全体老年人共享,扎实推进覆

盖不同人群、不同世代、不同地域的共同富裕,
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就必须对农村老年群体给予高度关注。 第七次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我
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超 2. 6 亿人,其中农村老人

占 1. 3 亿人,呈现出“老龄化程度更深冶 “高龄

化趋势加重冶“未备先老更快冶“困难老人更多冶
“养老需求更迫切冶等特殊性[2]。 相关专家预

测,到 2030 年,农村老龄化程度将高出城镇 5
个百分点,2050 年将高出近 10 个百分点[3]。

·07·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面对农村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养
老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一方面,受城乡二元

结构之长期影响,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滞后,机构养老因盈利空间小而发展缓慢;另一

方面,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年轻劳动力

涌入城市,农村留守老人比例上升,传统家庭养

老功能不断弱化。 有鉴于此,如何有效应对农

村养老问题显得愈加刻不容缓,而互助养老是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中较理想的实践路径。 互助

养老是国家制度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家庭照顾以

外,由地缘关系结合的、基于交换和互惠、以自

我管理和互助服务为核心的邻里养老支持活

动[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
2015 年)》 以及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2022 年)》都提出要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

模式,并将其作为农村基本养老服务网络重要

一环。 李克强总理在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进一步强调:“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

务,创新发展老年教育,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冶 [5]可见,农村互助养老受到党和政

府的高度重视。 互助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价值

探寻,兼具整合养老服务资源、提升养老服务水

平、保障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实现老年人社会价

值等多重优势[6],能够充分激发老人的主动性

和参与感,减轻社会养老负担,缓解农村养老供

需不平衡之现实困境。 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已
有研究从性质、优势、作用等方面充分展现了互

助养老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
缺乏以社会资本为视角系统分析建党以来农村

互助养老发展之基本理路。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发展之

脉络,深入探究农村互助养老的演变逻辑、显著

特征和发展路径,旨在为新时代应对人口老龄化

及推动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社会资本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布迪厄提出,认为其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

有关[7]。 而帕特南则将社会资本上升到集体

领域,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

信任、规范以及网络[8]。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

区,乡土社会实质是建立在“差序格局冶上的

“熟人社会冶,相对同质性、封闭性和稳定性是

我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9]。 正是长期以来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彼此之间建立了稳固

的信任关系网络,由此积累了深厚的社会资本。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是基于人们彼此之间的互

信、规范和社会网络,使得社会资本在农村互助

养老中能够发挥极大效用。 本研究的“农村社

会资本冶包括伦理文化资本、社会组织资本和

正式制度资本,其中,伦理文化资本是指以

“孝冶为本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为农村互助养老

提供道德规范;社会组织资本是指依托地缘、亲
缘等社会关系,建立在熟悉和信任基础之上的

各种社会组织,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参与网络;
正式制度资本是指社会已经形成的、由国家法

律法规或由其他权威文件成文发布的规定,为
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强大约束[10]。 基于社会资

本视角,回溯我党若干历史文献,探究农村互助

养老发展之基本理路,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农

村互助养老保障制度,满足农村老年群体对美

好晚年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充分共享经济发展

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伟大目标(图 1)。

图 1摇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内在逻辑

二、我国农村互助养老之历史演进

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我党历来重视

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的传统

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进行

政策设计与完善,旨在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

的发展。 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可分为 5 个阶

段:1921—1948 年,以宗亲互助养老为主,强调

血缘及亲缘联系,伦理文化资本发挥重要作用;
1949—1956 年,以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为主,
正式制度资本作用逐步彰显;1957—1977 年,
伴随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政府以属地管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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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集体保障下的社会组织资本不断培育,农
村互助养老的集体互助特征鲜明;1978—2011
年,以社会互助养老为主,社会组织资本存量不

断扩充;2012 年以来,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

凸显,社会资本合力逐渐凝聚。
1. 1921—1948 年:宗亲互助养老为主,伦

理文化资本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互助文化亦由来已久,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冶等充分彰

显悠久的互助文化传统[11]。 基于血缘宗族或

宗教团体,或由官府组织引导,是我国古代开始

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的主要特征[12]。 民国

时期,“父母会冶以宗族成员为核心,以“同姓冶
村落为覆盖范围,宗族中年高德劭的乡绅作为

会长,负责执行和运转该组织。 每一位会员需

要缴纳一石米作为入会标准,会长负责资金运

转,对因年老造成生活困难的会员,会长组织族

人确定其能够享受的补助数额[13]。 由此,以宗

族为纽带将整个大家族连接起来形成牢固的互

助网络系统。 同时,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冶特
质又促使宗族互助网络依地缘关系进一步拓

宽,农村养老互助网络由宗族内部拓展至邻里

乡亲,长期形成了以“信任冶为伦理文化资本核

心的社会交往及交换关系,极大促进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城

市,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养老工作的率先开展,
这一时期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方式以宗亲互

助养老为主。 同时,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人民基

本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开始对劳动能力不

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老年群体进行政策补

助,如 1927 年 1 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
指出,“由政府设立养老院、病院、育婴院及残

废院,以养育并医治老弱、儿童及残废病疾者

(养恤)冶 [14]61。 由此,我党开始逐渐意识到老

年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为老人提供基本生活照

料,如 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

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明确指出,“对于照顾儿

童、老年人、残疾人的家庭或者寄住家庭,能够

分配更多的土地,具体办法由当地的苏维埃适

合各地情形去规定。冶 [14]183鄄184与此同时,一些针

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措施亦逐渐出台。 这一

时期出现了许多模范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

互助社 (帮助孤老是劳动互助社的主要工

作) [14]497-498。 1934 年,毛泽东同志在《乡苏怎

样工作》中强调,“互助社要通过互助合作实践

等来帮助孤老,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冶 [15]。
总之,无论老人居住在自家或是寄住人家,均是

基于血缘或亲缘关系做出的行为选择,均属传

统“宗亲互助冶养老之表现形式,彰明了中国共

产党保障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实践旨归,阐
扬了伦理文化资本在我国农村互助养老中的重

要作用。
2. 1949—1956 年: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为

主,正式制度资本作用逐渐彰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中的

互助思想进一步彰显,农村“五保冶“低保冶制度

逐渐被党和国家提上民生日程,强调通过互济

方式对农业合作社内的困难家庭实施兜底性保

障。 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新
一轮土地改革拉开序幕;1951 年 9 月,我党第

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顺利召开,并通过了有

关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该

《决议》重点分析了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基础

上所形成的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与劳动互助积

极性,劳动互助就是建立在农民个人经济基础

之上的农村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为农业集体

化或社会主义化,并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16],
农业互助合作对解决农村农业管理和生产生活

中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3 年,毛泽东同

志南下调研,详细了解河北邢台农业互助合作

的情况并给予肯定。 1956 年底,全国参加合作

社的农户达到 95%以上,农业合作社得到了长

足发展。
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迈进,在广大

农村地区以农业互助合作带动的农村生产合作

社互助养老取得了较大进展。 1951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秘字也134 号命令页)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全

国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 《条例》规定中华全

国总工会可以组织或委托各地区或各行业的工

会组织兴办疗养所、休养所、养老院、残废院等,
保障老年人在年老后能够享受集体福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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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冶以《宪法》为
核心的正式制度资本不断发展,人民的权利意

识也随之觉醒,面对农村养老压力,迫切需要我

党出台相应举措。 1956 年 6 月,《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指出:“对于缺乏劳动能力

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
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农业合作社在生产和生

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
和柴火供应。冶 [18]自此,农村老人完全依靠家庭

与宗亲的养老方式被打破,其养老权益受到党

和政府重视。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切实发挥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正式制度资本的重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养老、自我养老之负

担。 纵观这一段历史不难发现,正式制度资本为

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强大约束,农村互助养老从

互助经济中衍生而来,同时又为互助经济稳步推

进提供重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主要

解决农村互助养老中老人生存需要问题,对一些

发展性需求仍难以保障,这与当时经济发展状况

及人们生活水平密不可分。
3. 1957—1977 年:集体互助养老为主,集

体保障下的社会组织资本开始孕育

1956 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开
启了由农村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由
于村民的生产活动由人民公社集中进行,生活

消费必须按照集体劳动成果进行分摊,所以老

年人的经济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于集体保障[19]。
这一时期,农村的社会保障是农村集体化的必

然产物,实质上是农村集体组织内部成员的互

助保障[20]。 1958 年 4 月 20 日,河南省遂平县

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

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同志赞其“在若干方面

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冶;8 月底,河南已建

立 1 300 多个这样的农村基层组织,入社户数

占总农户的 99%以上,毛泽东同志同年视察河

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敬老院并提笔写下

“人民公社好冶 [18,21]。 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如

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 毛泽东同志

强调,群众互助能够促进解放区的灾民、难民、
失业者等恢复生产活动,肯定了互助在人民生

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

的主要特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深受经济发展

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严格的属地管

理制度,农村人口被固定在土地上,城乡二元对

立基本形成[22]。 严格的属地管理制度也在一

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促进社

会网络的建立,集体保障下的农村社会组织资

本悄然孕育。 1958 年 12 月通过的《关于人民

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办好敬老院,
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 提供一

个较好的生活场所。冶 [18]这一时期,农村老人养

老主要采取适应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的集体互

助养老模式,特别是人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将

农村老人集中在一起,培育社会组织资本,促进

集体保障下社会资本存量不断扩充,集中各类

社会资源为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1958 年,
江西省泰和县针对农村五保户问题建立泰和县

书院农业社,该福利生产养老组织共吸纳五保

户、孤老烈属等 17 人,老年人集体生活、共同劳

作,闲暇时间养猪、养兔子、养鱼等,身体健康的

老年人还在其中照顾幼儿[23]。 孤寡老人各尽

其用、各展所长,老年人力资源在充分利用、社
会组织资本在有效积累的同时,又缓解了其孤

独感、体现了自我价值,集体互助养老得到很好

发展。 1956 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

程》和 1960 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相继颁

布,我国农村“五保冶制度正式建立[24]。 以“五
保冶制度为支撑的集体供养模式是这一时期我

国农村最典型的互助养老方式,这一制度安排

为农村孤老提供了兜底性帮助,减轻了社员在

面对年老风险时的负担。 农村“五保冶制度本

质上是一种农业合作社内部的福利分享,是适

应当时经济条件落后的理性选择[25],是互助养

老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实然表现,是建立在城乡

二元保障制度和严格户籍制度上的价值探寻。
1956 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

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党的八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

议》使农村集体保障体制走向制度化[26]。 这一

阶段,农村社员共同生产生活、扶老助幼、相互

扶持,为互助养老积攒伦理文化资本和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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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资本,农村互助养老范围逐渐扩大,然而也面

临社会参与力量不足、老人主体意识不强等

问题。
4. 1978—2011 年:社会互助养老为主,社

会组织资本存量不断扩充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

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政社合一

体制下的集体经济被家户经济所取代,集体保

障丧失了经济基础[26]。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推行引发一连串社会效应,农村居民逐渐摆

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冶的田间劳作,大
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冶逐
渐解构,农村互助养老在血缘及亲缘基础上向

地缘及业缘拓展,极大促进社会网络和互惠互

信的发展,不断扩充了社会组织资本。 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各地相继成立政府,
农村居民从“集体人冶变为相对独立的“自由

人冶,养老保障开始社会化探索。 这一时期,政
府由原来的“包办一切冶逐步向“小政府,大社

会冶转变,探索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有效形式,
鼓励家庭和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27]。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政

策最早可追溯至 1979 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

定》,该《决定》指出,“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要
逐步办好集体福利事业,保障老弱群体更好生

活。冶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农村地区才开

始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强调国家、企
业、个人合理负担[28]。 1984 年出台的《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救济

要更加侧重于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
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要积极支持。冶 [29] 1987
年 10 月 30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

开发工作的通知》强调,“五保户和没有生产能

力的救济户的生活问题属于农村社会保障范

围,主要依靠现在行之有效的乡村五保办法和

正常的救济以及组织力所能及的生产去解

决。冶 [30]这一政策强调责任分担并鼓励社会化

的互助养老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困

境老人养老负担,有利于提升农村互助养老

水平。

随着农村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1994 年

1 月,国家正式出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对五保供养的主体、对象、标准、方式、内容等做

出具体安排,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提供

五保供养所需的经费和实物[31]。 2008 年,河
北省邯郸市肥乡县成立全国首家互助幸福院,
采用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

的方式,由政府倡导、村集体带头,青老助老老

(即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农村老人在幸福

院中抱团互助。 该模式整合了邻里互助、宗亲

互助的传统,缓解了农村空巢老人、独居老人、
失能老人的生活窘境,培育了社会组织资本,继
承并创新了我国的互助文化。 2011 年,该县人

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互助幸福院

建设的意见》,该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集体

和老人家庭的权责划分,促进了农村互助养老

的规范化、社会化和制度化[12]。 随后,民政部

倡导在全国推广肥乡互助养老模式,互助幸福

院模式开始向全国推广[32]。 互助幸福院的推

广不仅吸引了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广泛参与,
加大了全社会对农村养老的重视力度,扩大了

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存量,更完善了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村互助养老圈层化、整合

化、制度化。 然而,由于各地实际情况有所差

别,互助幸福院建设成效良莠不齐。
5. 2012 年以来: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

社会资本合力逐渐凝聚

2012 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拓了包括农村养老在内的

各项事业发展新格局。 2016 年,《民政事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大力支持农村互

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

用,积极动员村民和社会力量参与运营服

务。冶 [33]这就从制度层面肯定了以村集体、村民

及社会组织、志愿者组成的互助主体在农村互

助养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鼓励各主体凝结力

量,利用社会资本合力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促进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健康发展。 同年,河北省荷

花公益基金会的“妇老乡亲冶农村养老模式应

运而生,地方政府部门进行政策引导,基金会进

行模式输出与社会资本扶持,依托社工组织的

专业力量,汇聚乡村长者与妇女的内生动力,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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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培育乡村老人自治组织和互助志愿服务团

队,并融合社会各主体的外部资源,着力帮扶乡

村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的文化娱乐、就餐、日常

生活照料、赡养困难等问题。 截至 2021 年,通
过“妇老乡亲冶模式,试点的 27 个村子共孵化

51 个村民自治组织,其中,农村老年协会已覆

盖全部试点村庄,24 个试点村庄已成立农村妇

女组织,邻里照护与邻里守望极大提升了农村

互助养老服务水平。 该模式充分利用了伦理文

化资本,把农村“妇冶“老冶整合起来并吸纳其他

主体资源,发挥社会组织资本力量,促进农村互

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
2018 年,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发展互助养老[34],这表明具有成本可负

担、人人皆可及、适合国情民意的互助养老受到

政府高度重视,各地纷纷展开实践探索。 比如,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幸福小院冶农村互助养

老模式以“邻里照料、助餐助浴、抱团互助冶为

主要服务方式,通过发挥邻里互助传统优势,为
老人提供居住、托养、照料、助餐、助浴、娱乐等

服务,实现了老人不离亲、不离乡、不离情,极大

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 2021 年,《民政

部关于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民发 也2021页 16
号)指出,“用好农村互助幸福院等设施,丰富

互助养老服务内容,提高服务便捷性,满足广大

农村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需求冶。 在农村布点

互助养老设施,打造人人可及、人人享有的农村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成为突破农村互助养老桎梏

的现实要求,必将极大促进农村养老服务的有

序健康发展。

三、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显著特征

1. 互助主体: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

终发挥核心功能

“孝文化冶“家国同构冶的传统儒家文化深

刻影响人们的行为。 广大农村地区,乡土社会

所孕育的“熟人社会冶 “宗亲社会冶 “类宗亲社

会冶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文化根基,农民祖祖

辈辈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彼此熟悉,既有社会支

持与互助,又有礼尚往来[35]。 在一个乡村共同

体中,社会资本促进自发的合作,而农村大量伦

理文化资本存量则能提高农村互助养老的效

率。 在中国社会,人们普遍重“面子冶,认为“面
子冶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家族的期

望并由此可以沾光的问题,其动力和行为方向

都是同所谓的光宗耀祖、光大门楣、沾光等心理

和行为相联系的[36]。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
们往往依托好名声来获得社会资本,而社会资

本又如同担保品一样维系彼此之间的合作。 在

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滋养了人们之间的互助

合作,人们依靠彼此间的信任与熟识互帮互助,
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不断发展。 1921—1948
年,中国共产党鼓励家庭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
赋予家庭养老新的时代内涵,既弘扬了中国传

统“孝道冶,又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1949—
1977 年,新中国成立,我国进入集体经济时期,
然“集体冶只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场域,家庭仍是

农村居民的生活场域,也是老人养老的基本场

域。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适

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而在全国上下推广起来,
家庭被赋予了生产与生活双重属性,家庭养老

功能被进一步重视。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

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家庭结构渐趋核心

化、小型化,家庭养老出现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相分离的现象[37],但是在赡养老人的过程中,
家庭对老人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仍十分显著。
在社会层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农村

老人“养儿防老冶的观念根深蒂固且具有代际

传递性,以孝文化为核心的伦理文化资本促使

家庭在农村养老服务中占据重要地位。 基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纽带,父母对子女的“哺育冶
及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冶形成闭环,家庭成员之

间的互助贯穿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始终。
2. 互助内容: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

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传统农村养老服务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
其一是家庭养老,其二是机构养老[38]。 然而,
20 世纪初农村养老的服务供给方式多是通过

单纯的经济救济保障农村老人日常生活,保障

水平较低,如“五保供养制度冶就仅能满足农村

五保户吃、穿、医、住、葬(教)等最基本生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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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同时,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冶,在
互助养老方面拥有优于城市的社会文化根基,
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得天独厚的社会条

件使互助养老在农村社会中广泛推广。 农村老

人在家乡生活了大半辈子,邻里之间关系紧密,
人际交往具有很强互惠性,而普遍的互惠是一

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 农村居民在年

轻时共同劳作,年老时互帮互助,形成密集的社

会交换网络,共同交换彼此的时间资本和人力

资本,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网络。
同时,各种社会组织聚集社会资源开展养老服

务,为农村老人参与社会生活搭建了平台,老人

在社会组织中亦能展现自身才能。 如,上海市奉

贤区打造“四堂间冶(吃饭的饭堂、聊天的客堂、
学习的学堂、议事的厅堂)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既
开发“银发资源冶,又丰富农村社会组织资本。
经过不断优化,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由单纯的依靠

政府经济救济转变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借助农

村社会组织资本存量的扩充,既维护了老人尊

严,又减轻了社会养老服务压力。
3. 互助方式: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

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

通过上述对我党若干历史文献与实践探索

的梳理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以亲缘、血缘、
地缘等为纽带,家族在农村互助养老中发挥重

要作用。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要党和政府充

分利用政策宣传,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吸引

更多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加入其中。 随着家庭结

构核心化及农村空巢化,家庭子女承担的养老

负担不断加重,子女在赡养老人时需付出时间

资本、人力资本、物力资本,承受着经济和精神

双重压力;同时,农村老人共同的生活经历和社

会网络促使老人惺惺相惜、彼此之间有共同语

言,易产生情感共鸣,能够促进农村互助养老纵

深发展。 青老助老老,身体健康的活力老人照

顾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形式得到提倡与推广,在
很大程度上鼓励老人充分开发自我资源,实现

老老互助。 与此同时,针对农村互助养老出台

的规章制度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行为准则,
极大促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逐步走向制度化、
规范化,农村互助养老正式制度资本不断积累。

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

1. 互助主体: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
彰显“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冶优势

在农村,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对稳定,农
村老人对亲属、邻里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

感,集体中的成员相互信任、彼此合作、交换资

源,实现了社会资本的最大效用,这一独特的社

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促使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拥有

巨大发展空间。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有

序规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培养农村社

会组织,彰显各自优势,以“共同体冶之架构推

进农村老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如,江苏省无

锡市河埒街道水秀社区开展“友邻包冶邻里互

助项目,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建立社区

老人服务需求清单的实践可资借鉴。 一是推进

“党建+养老冶,建好资源联盟,发挥各类组织资

本力量。 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

引导者,应在最大程度上活化农村社区资源,以
社区为实现场域,搭建互助养老平台。 要厘清

互助养老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促进社会组

织和个人积极加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挥农

村互助养老的牵引力、执行力、资源力,盘活社

会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链接社区内外网

络。 二是社区作为互助养老的地缘平台与养老

社会资本的培育平台[39],要充分链接社区内外

资源,为老人提供互助养老场地、人员、资金等。
鼓励行动便利的社区居民充当志愿者,将社区

便民服务网点纳入社区志愿体系,提供有偿

“点单式冶服务,形成“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
处可为冶的互助氛围。 如,南京市汤山街道以

党群活动中心为场地,开辟老人跳舞室、观影

室、书画室、体能锻炼室、心理咨询室等,老人乐

在其中。 三是各类社会组织,如老年人协会、体
检中心、福利团体等要积极加入农村互助养老,
开展公益助医、免费体检、慢性病防治、送戏下

乡、适老化产品捐赠等助老活动。 如,江西省赣

州市兴国县与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促进中心合作,积极发展“银杏家园冶公益助老

项目,为农村老人提供便捷、高质量养老服务,
极大扩充了农村社会组织资本。 因此,必须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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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建引领、政府支持、社区协同、社会组织参

与的网络平台,打造“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冶,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资本。

2. 互助内容: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

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

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回报周期长、回报

率低,加之农村老人及家庭的消费意愿与消费

能力较差,使得企业进入农村养老服务市场的

动力不足。 同时,人口流动加剧造成农村空心

化、空巢化现象严重,农村留守老人群体规模日

益庞大,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 因此,多重因

素叠加使得互助养老逐渐成为一种适合中国农

村实际的养老方式。 1965 年美国出台《美国老

年人法案》(简称 OAA),在 OAA 基础上,美国

成立了老龄管理局(简称 AOA),这一系列法律

制度为美国“村庄冶互助养老社会资本的积累

提供有益的政策理念与实践环境[39]。 因此,在
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要增加农村互助

养老的正式制度资本,就必须完善互助养老法

律政策。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推进创新发展。
政府要加强制度保障和政策顶层设计[40],严格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

政策法规,对农村互助养老的顶层架构和原则

规范进行设计,同时对农村互助养老的性质、功
能、作用等做出规定;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创

新互助养老模式,提高互助养老水平。 如,宿迁

市沭阳县“幸福小院冶、无锡市水秀社区“友邻

包冶、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冶等都是农村互助

养老的有益探索。 二是破除条块分割,充分发

挥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功能,破除部

门间信息壁垒,统筹协调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制

定、项目实施、安全监管及效果评价等。 三是制

定全国统一的互助养老机构建设及服务标准,
加强对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服务质量、建设规范

等的指导与监管,政府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专

业组织定期检查互助养老组织活动开展情况,
从服务安全性、可及性、灵活性、适老性等方面

加强规范引导。
3. 互助方式: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

敬老孝老社会氛围

“孝冶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

基本内容,是道德行为的生长点,在调整人与人

道德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提高道德素质方面发

挥特殊意义[41]。 在广大农村地区,依托血缘关

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的传统伦理文化资本仍

深刻影响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及人们的行为选

择。 因此,要以优势视角来考察老年世代与年

轻世代、老年世代之间的互助关系,发现、发掘、
发挥各方优势[42],打造政府扶助、社会帮助、代
际共助、老老互助的良好局面。 一是可以学习

日本“邻里互助网冶养老模式,通过组织文艺

队、秧歌队、演唱团、太极团、剪纸社、书画社等

社会参与网络,促进老人横向互动,与传统聊

天、串门、打牌、广场舞等非正式文化互助形式

相配合。 二是发展以农村“时间银行冶为代表

的互助养老模式,发扬互助与志愿精神,鼓励中

青年群体加入农村互助养老,扩大农村互助养

老参与主体,打造全社会、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的代际互助网络。 三是加强农村伦理文化资本

建设,将互助养老归于中国传统村庄语境,以社

会资本滋养农村互助风尚,提升人们对村庄的归

属感、认同感、信任感、责任感、价值感、荣誉感,
推进互助文化与孝道文化建设,让互助和孝道共

同成为新时代农村养老的主旋律,更好地满足农

村老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安享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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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Mutual Pension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LI Jing, ZHAO Shuangshu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China爷 s uniqu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rural social ecology, mutual aid pensions are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inadequate supply
of rural pension services. As a people centered political party, the CPC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rural old鄄age car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rural old鄄age care, constantly carrying out policy design and
improvement,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rural old鄄age care in China. China爷
s rural mutual old鄄age care has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 mutual old鄄age care by clansmen, mutual old鄄
age care by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collective mutual old鄄age care, social mutual old鄄age care, and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mutual old鄄age care. And it presents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body of mutual assistance takes eth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as its core, and the
family always plays its core function. The content of mutual assistance is guid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
capital, from simple economic relief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The way of
mutual assistance is guaranteed by form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it changes from intergener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to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for the
elderl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old鄄age care needs to uphol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focus on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mode of mutual old鄄age care, improve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such a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mutual old鄄age care services.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into play the capital power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highlight the advantages of
mutual old鄄age care community, promote the eth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of rural areas, create a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and loving the elderly, promote the rural elderly to share the frui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elp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social capital; rural
old鄄age care;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pens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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